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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英
雄
史
可
法
在
犧
牲
前
四
天
，
給
母
親
、
岳
母
和
夫
人
寫
了

一
封
親
筆
遺
書
，
其
文
甚
短
，
迻
錄
如
下
：

太
太

楊
太
太

夫
人
萬
安
，
北
兵
於
十
八
日
圍
揚
城
，
至
今
尚
未
攻
打
。
然
人
心

已
去
，
收
拾
不
來
。
法
早
晚
必
死
，
不
知
夫
人
肯
隨
我
去
否
。
如
此
世

界
生
亦
無
益
，
不
如
早
早
決
斷
也
。
太
太
苦
惱
，
須
託
四
太
爺
、
太
爺

、
三
哥
大
家
照
管
，
兒
好
歹
隨
他
罷
了
。
書
至
此
，
肝
腸
寸
斷
矣
。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法
寄

這
裡
先
對
遺
書
的
背
景
作
點
說
明
：

遺
書
中
提
到
的
﹁北
兵
於
十
八
日
圍
揚
城
﹂
，
是
指
清
軍
豫
王
多

鐸
率
十
萬
部
眾
圍
打
史
可
法
堅
守
揚
州
一
事
。
清
軍
攻
之
不
利
，
既
而

誘
降
收
買
，
但
史
可
法
錚
錚
男
兒
，
﹁軟
﹂
、
﹁硬
﹂
不
吃
，
坦
然
表

明
心
跡
：
﹁吾
為
大
明
重
臣
，
豈
可
苟
且
偷
生
，
作
萬
世
罪
人
！
﹂
多

鐸
見
此
情
景
，
下
令
屠
城
十
日
，
由
於
兵
力
懸
殊

，
城
內
守
軍
傷
亡
慘
重
。
有
個
叫
王
秀
楚
的
人
，

寫
了
《
揚
州
十
日
記
》
一
書
，
其
中
有
﹁途
中
亂

屍
山
疊
，
血
流
成
渠
。
﹂
等
語
，
不
要
說
見
之
喪

魂
，
我
讀
之
亦
神
沮
，
可
見
清
軍
屠
戮
之
慘
。

清
人
全
祖
望
《
梅
花
嶺
記
》
載
：
﹁二
十
五

日
，
城
陷
…
…
忠
烈
（
史
可
法
謚
號
）
被
執
至
南

門
，
和
碩
豫
親
王
以
先
生
呼
之
，
勸
之
降
。
忠
烈

大
罵
而
死
。
初
，
忠
烈
遺
言
：
﹃我
死
，
當
葬
梅

花
嶺
上
。
﹄
至
是
，
德
威
（
史
副
將
）
求
公
之
骨

不
可
得
，
乃
以
衣
冠
葬
之
。
﹂

當
明
崇
禎
皇
帝
因
李
自

成
攻
陷
北
京
而
吊
死
在
煤
山

後
，
南
京
諸
臣
擁
立
朱
由
崧

為
福
王
，
傀
儡
登
場
，
建
立

了
南
明
小
王
朝
。
其
時
軍
政

大
權
控
制
在
馬
士
英
、
阮
大

鋮
等
奸
人
之
手
，
他
們
不
去

組
織
力
量
抗
清
，
卻
熱
衷
於
結
黨
營
私
，
排
斥
異

己
，
對
史
可
法
等
人
的
抗
清
活
動
不
僅
作
壁
上
觀

，
而
且
設
置
重
重
障
礙
，
終
於
使
這
位
人
民
目
之

為
南
宋
﹁李
綱
﹂
的
民
族
英
雄
，
在
內
外
交
困
的

處
境
中
，
慘
淡
經
營
的
江
北
防
務
不
戰
自
潰
，
在

他
寫
下
遺
書
的
第
二
天
齎
志
以
終
了
。

史
可
法
的
遺
書
文
詞
淺
近
（
許
是
着
眼
於
受

信
人
的
接
受
程
度
）
然
而
情
透
紙
背
，
義
薄
雲
天

，
讀
來
使
人
肝
膽
欲
碎
，
感
人
泣
下
。
人
到
撒
手

大
去
之
時
，
萬
念
奔
集
，
父
母
之
恩
，
夫
婦
之
愛

，
兒
女
之
情
，
友
朋
之
誼
，
都
是
不
免
要
想
到
的
，
此
乃
人
之
常
情
，

概
莫
能
外
。
但
史
可
法
的
遺
書
卻
似
無
楚
楚
兒
女
情
長
之
態
，
惟
如
此

才
是
大
英
雄
本
色
。
然
而
不
然
，
﹁肝
腸
寸
斷
矣
﹂
五
字
結
句
，
以
少

少
許
勝
多
多
許
，
一
切
包
孕
其
中
，
情
志
高
度
昇
華
，
英
雄
人
物
也
是

血
肉
之
軀
，
並
非
銅
心
鐵
肝
，
也
並
不
是
冷
硬
得
如
同
冰
山
下
的
岩
石

，
他
們
的
感
情
是
最
豐
富
最
純
真
的
。
掂
掂
﹁太
太
苦
惱
﹂
這
四
字
，

感
情
積
澱
有
多
重
！
﹁法
早
晚
必
死
，
不
知
夫
人
肯
隨
我
去
否
。
﹂
我

料
史
夫
人
讀
到
此
處
，
情
感
的
潮
水
必
然
湧
起
百
丈
洪
濤
，
﹁知
妻
莫

若
夫
﹂
，
只
有
愛
之
彌
深
的
史
可
法
，
才
會
出
此
肺
腑
之
言
。
報
國
有

心
，
抗
清
無
力
，
面
對
強
敵
壓
境
，
不
甘
奴
顏
投
敵
，
﹁如
此
世
界
生

亦
無
益
，
不
如
早
早
決
斷
也
﹂
，
這
是
事
之
必
然
，
理
之
當
然
，
因
為

他
是
史
可
法
。

三
百
多
年
後
讀
史
公
遺
書
，
恍
惚
似
見
這
位
民
族
英
雄
在
騎
鶴
樓

頭
中
宵
舞
劍
，
仰
天
長
歌
：
﹁自
學
古
賢
臨
靜
節
，
唯
應
野
鶴
識
高
情

。
﹂
長
歌
當
哭
，
壯
哉
史
公
！

到雅加達
，匆忙來去，
喜歡住在那十
幾年來住慣了
的Redtop Hotel
（中譯紅帽子酒

店），雖然不太便宜，但文友探訪、
吃飯、購物都方便，門口幾位印尼原
住民服務員，也與我們熟絡了。最喜
歡的是一家頗具規模的印尼餐廳就不
到六七分鐘的路程，而夜裡，走出酒
店，往左拐，一條大街兩邊就全是美
食小攤，品種之多，試也試不完。

少說來椰城也有十幾次了。我們
在對面的小食店吃過很有特色的春卷
、普通包的和炸的都試過，真是齒頰
留香，試過翻味。在印尼餐廳大塊朵
頤。路邊，我們買過印度人的薄餅，
印尼人的 「明月糕（Terang Bulan）
」，黑黑的夜街，連微弱的街燈也照
不清街邊的坑坑窪窪和溝渠，他們的
小車亮着汽燈，明月糕的現煎現賣就
在車上的大圓平鍋上製作。麵粉雞蛋
牛油花生等幾種原料的香味沖天而起
，一大盤糕切塊裝盒子就可送外賣。
我們也曾坐在小攤上吃晚飯，此類富
有情調的美食小攤真類似在香港已經
消失了的大牌檔，不同的是，一列排
開，用帆布遮住，上面多是一些此舖
賣什麼美食的宣傳字眼。舖與舖之間
都是用一些簡陋木板、帆布隔開。

我們在此吃過古早味的芙蓉蟹，
那應該是粵菜，最早的芙蓉蟹有雞蛋和蟹肉、青豆、
豆芽，佐以甜醬；但現代的已經沒有蟹肉。還有各色
湯。看得出原住民廚師懂得這些中國菜，全是來自中
國人老闆或老闆娘的手藝傳授。這些攤檔，有賣家庭
便飯的，有雞湯、不同肉類的沙爹（烤肉串）、印尼
沙律、牛肉湯等等食物。我們年年不忘的是每次來椰
城一定光顧的Krekot食檔，他們的招牌（品牌、拿手
好戲）只是兩樣：鹹菜排骨湯和豬肉沙爹。今晚來到
時已經有人滿之患了。我們只好跟別的食客搭枱。來
這兒的多是衣着隨便的華人，有年輕夫婦，也有年紀
大的。最難過的是看到印尼原住民生活水準低、吃飯
問題一直沒解決。一個短短的晚上就不斷有小販手拿
推銷的東西來攤檔推銷，一會是書報，一會是唱碟，
一會是手電筒，一會有中年男子走到身邊彈結他，一
會一個智力似乎有問題的青年以拍手當舞蹈伸手掏錢
。一會兩位瘦小的十二三歲少年拿着黑刷子，站在您
身邊要為你擦鞋。你不好受，想給小孩錢打發他走，
但同來的說，開了先例，馬上那些周圍推銷的、討錢
的都會聞風而動，把你團團圍住。也就罷了這個念
頭。

我們要了每人一碗鹹菜排骨湯，配以一碟共十五
串豬肉沙爹。送來時，湯是好大一碗，排骨鬆軟可口
。下飯得很；蘸沙爹的醬一反平時那種花生醬，而是
紅糖，裡面摻和了些小青瓜塊、醃的小指天椒、醃紅
葱等等。賣相不錯。那些沙爹烤得不焦不生，恰到好
處，香味四溢，禁不住照了下來。我們吃個乾淨，同
父異母的妹夫執意埋了單。我站到靠近烤沙爹的地方
，把那勞苦功高的、正在用一把芭蕉大扇猛力在搧旺
炭火的原住民和成排沙爹攝進我相機裡，還對他笑笑
示意我要拍攝幾張。

拍完，我們起身走出攤檔，又走進好幾個華人食
客，坐在我們原先的位置。明亮強烈的燈光下，食客
們都在吃得津津有味；但一旦鑽出攤檔的帳篷，露天
下的椰城夜街，是多麼漆黑，街燈柔柔弱弱的，風兒
輕輕吹拂，看不清馬路來去的車輛和彼此的臉面。邊
走邊回顧剛才的一頓簡單但美味的異鄉晚餐，依然回
味無窮。大家相約，下次再來雅加達，還要住
Redtop，還要到Krekot攤檔吃鹹菜排骨湯和沙爹。

剛到蘭州，熱情的主人
就執著要請我去吃拉麵。實
話說，我出差到過北方許多
地方，蘭州拉麵到處都有，
吃過不知多少回，何必千里
迢迢跑到這裡來吃呢？但主

人只是笑而不答。
七拐八彎，我們來到鬧市區一個名叫 「清雅

齋」的老字號拉麵館。這是一座有着濃郁伊斯蘭
風情的小樓。進得二樓單間，格外清靜雅致，倒
是應了麵館的字號。服務小姐婷婷裊裊，如雲似
霧般輕輕來去。先是端來二碗茶和幾碟牛羊肉熏
烤之類的小菜，我們權且邊飲邊聊。可時過半個
鐘點，小菜換了五、六道，就是不見拉麵的影子
，不由心中暗自起急。主人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
，向櫃枱打了個手勢，兩碗熱乎乎的拉麵立即擺
到桌上。碗，不過拳頭大，我這個吃慣打滷麵的

農村漢，一張嘴連湯帶麵就都順進了肚裡。主人
見狀忍俊不禁。他告訴我，吃蘭州拉麵要一觀二
品，就是觀其色品其味。

當第二碗麵擺到面前時，我再不敢魯莽從事
了，仔細端詳起來：肉湯清可見底，像泉水一池
；一窩絲狀拉麵，如銀似玉靜卧其間。幾片白蘿
蔔在湯裡漂浮，辣椒油、牛肉丁、蒜苗，左右游
離，五彩繽紛，煞是好看。主人說，這叫一清、
二白、三紅、四綠。 「你可別小看這碗清湯，麵
條味道的好壞，名堂全在裡面呢！」主人詭譎地
笑笑。原來那湯是用肥犛牛肉熬成，還要加入牛
骨頭、羊肝和肥雞。調料雖然只有幾種，但用的
時間、多少和先後次序，味道都會大相逕庭。他
還告訴我， 「當然，麵如何拉也大有講究。」主
人說到興頭上，手舞足蹈。 「首先，要選麵筋質
高的優粉，揉到火候，廚師連拉帶抻，就會變出
大寬、韮葉、蕎麥棱、二細等等形狀的麵條。你

剛才吃的是最細的一種，叫毛細，狀如粉絲。這
次端來的是二細」。

我定了定神，輕吮慢吸：鮮、香、辣、鹹、
滑，五感俱全，從喉頭直沁入五臟六腑，渾身熱
酥酥的，恍如微醺之狀。真沒想到，小小一碗牛
肉拉麵，竟是如此妙不可言。難怪蘭州的大小麵
館，一年四季都是賓客滿堂。

我走進麵館後面的操作車間，只見幾十人的
拉麵竟全靠一位小伙子連抻帶煮。他高揚雙臂，
輕捷瀟灑的揮舞之狀，使我猛然想起敦煌壁畫中
的反彈琵琶。那悠然拉長的銀絲，又恰似綿延不
絕的絲綢之路。據說，拉麵始創何時已無從查考
，它與壁畫及絲路是否源於同一意蘊更難斷言。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們同屬於隴原人民心之造
化。離開蘭州久矣，那縷縷銀絲仍時時纏繞着我
的心。如果誰有緣去蘭州，我會毫不遲疑地告訴
他： 「到蘭州吃拉麵！」

男拔萃的校歌至少有兩
首：戰前的稱為School Song
，戰後的稱為School Hymn。
School Song的歌詞共兩段，
每段八行，首段有 「The East
and West united stand, / One

commonwealth in every land」等語，點出了當時香港
的處境，然詞作者未詳。據記載，School Song在戰
前的頒獎日及校友聚會上都會演唱。一九三五年校刊
錄有領袖生梁喬蔚的四言體中譯本，雖亦兩段，而每
段十句，形式上與原文版頗有出入，未必能唱。日戰
爆發，School Song樂譜亡佚。戰後，另一首School
Hymn取而代之，沿用至今。與School Song的世俗內
容不同，School Hymn原是一首聖詩，旋律為馬修思
（Timothy Richard Matthews）一八八三年所構，歌
詞則為諾貝爾獎得主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作於
一九○六年的〈兒童之歌〉（The Children's Song）
。原詩共八段，每段四行，School Hymn則去掉了原
詩第一、四及八段。（此外，上海一九三六年所編《
普天頌讚》亦收錄了此曲，中譯本名為〈聖潔統緒歌
〉，編號三七○。）此曲在戰前的男拔萃便不時用於
重要典禮，但直到戰後才取代School Song的地位。

梁喬蔚的School Song中譯本有 「校訓勉勗，永
矢 不 忘 」 之 語 ， 大 概 對 應 「Let school-formed
friendships still prolong / Our memory of the days we
loved」兩句，但玩其文字，並非足以成為校訓的警
語、箴言風格。在文獻匱乏的情況下，男拔萃戰前是
否有所謂校訓，仍是個未知之謎。

一九五○年代建造的體育館，正門上方的盾牌有
「道成肉身」四字，有以為這四字就是校訓。實際上

，此語乃基督教術語 「Incarnation」的翻譯，意指作
為聖子與道的耶穌通過童貞馬利亞的子宮降生世上。
體育館門上標示此語，是希望學生透過體育活動培養
運動家精神，體悟大道，顯然具有針對性；若認其為
校訓，未免以偏概全。

二○○五年，男拔萃平整地盤建造小學部，掘出
一枚鵝卵形的大花崗石，長二米弱、闊一米半、高二
米強。當時校董會成員、資深建築師譚天放希望保留
此石，作一碑誌。校友黃賢檢核《菜根譚．閒適篇》
，有一條云： 「進德修行，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
欣羨便趨欲境；濟世興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
貪着便墮危機。」提議於圓石旁鑿一方池，飼養魚龜

，象徵天圓地方的理念；池畔植樹一棵，池水映雲，
取 「木石雲水」之意。另一校友馮以浤撰文引申道：
「對學校來說，木石是建築材料，雲水是受教的兒童

。我們有堅固的校舍，也有可塑性甚高的學生。他們
現在輕似浮雲，柔若流水；但跨出校門之後，他們將
會成為社會的棟樑，穩如磐石。在學校裡，全體師生
都將以木石般堅毅的意志，心無雜念地做好教與學的
工作，以雲水般的情懷看待一時的挫折和不如意的事
件。在社會上，我們要像古木和磐石一樣堅定不移地
追求自己的目標，像行雲和流水一樣輕描淡寫地看待
財富與名位。所以我們以 『木石雲水』為座右銘。」

「木石雲水」之銘，令我想起一段往事。一九九
○年代，我正就讀大學。有天，意外接到拔萃母校黎
澤倫校長的電話。校長說，他打算把School Hymn中
「Teach us delight in simple things」一句定為校訓，

並問及中譯本事宜。我立刻想到的是《周易．坤卦》
中 「含章可貞」四字，但也覺得語意略嫌晦澀，若不
仔細解說，難以為廣大同學所明瞭。不久黎校長榮休
，此事遂寢，令人感慨。

今年五月，我驚覺投入拔萃校史探研工作已逾二
十年。尤其二○○四年起，每年以業餘時間撰寫相關
文章，也達十載之久。因此，我計劃將這些文字再作
修訂，結集出版。由於我特別關注早期校史，知道拔
萃在十九世紀以孤子院起家，以照顧弱勢社群為創校
宗旨，與其後的貴族化傾向以及千禧年來轉為直資的
新局面相比，格外感受到 「Teach us delight in simple
things」一語的現實意義，也希望此語成為文集的書
名。記得中三那年，戴德正校牧曾在早會上講述
School Hymn的中文版。拜網絡發達之賜，我透過臉
譜聯繫上已擔任鄧肇堅中學校長的戴老師，向他請教
歌詞。戴老師很快寄來資料，並與我討論了相關內容
。我以為，中文歌詞將此句翻譯成 「樂道安貧」，配
合上下文閱讀是毫無問題的： 「simple things」兼有
真理與簡樸兩義，道就是上帝丶真理，故可樂之。不
過一旦抽離來看， 「貧」字似乎就沒有着落了。此時
我又從《新約．哥林多前書》看到這樣一句： 「因現
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7
：26） 「守素安常」者，堅守平素，安於恆常，不求
虛華，潛心向道，與 「delight in simple things」有桴
鼓相應之意。唯 「守素」與 「安常」在文義上似有重
複，且喜悅之意並不明顯。於是我嘗試合二者之長，
擬出 「樂道安常」四字。 「樂道」有求真之義， 「安

常」為簡樸之思。
誰最適合為此書題籤？我腦海中首先浮現黎校長

。當年擔任校刊中文部主編，黎校長助我甚多。可以
說，我對校史的興趣就是黎校長引發的。此後二十年
，幾乎沒有跟校長見面，但他好幾次在不同場合請人
捎話，鼓勵我繼續校史研究，令我振奮莫名。兼以黎
先生是男拔萃第一位華裔校長，請他來題籤，最好不
過。在周志昭老師幫忙下，我和黎校長重拾聯繫。電
話中，校長告訴我他不久前曾輕度中風，左眼視力大
為減退，所幸目前正在康復；題籤之事，也終於在思
忖後慨然允諾。他說，自己一生都遵守 「delight in
simple things」一語，生活樸實簡單而低調，退休後
更加如此。於是我 「得寸進尺」，赧顏問校長可否在
署名後鈐印。校長笑道，印章在退休後已無所用，手
邊連印泥都沒有，要我在見面時帶備印泥，當場鈐印
。六月五日，我們遵約在拔萃校史館見面。令我訝異
的是，校長從公文袋中拿出十餘款墨寶，任我挑選。
他謙稱自己的中文書法不佳，因此要多寫，又幽默地
表示練字不失為一種好的鍛煉。至於圖章，更是蓋了
滿滿一紙……接過黎校長的題籤，我知道，拙作的內
容更不能草率苟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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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遺書照肝膽 魏泉琪

──讀史可法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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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從校歌與校訓說起
陳煒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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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乾
石

諸葛亮不是好領導 姜欽峰

在微風習習的夏夜，我駕車
來到了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夏夜
的airport燈火通明，空港跑道上
的航班頻繁起降，航站樓前地下
，各種bus、taxi、私家車、磁懸
浮列車、地鐵等川流不息，國際

、國內到達大廳內各種膚色的人流絡繹不絕，整個空
港像個不夜城，照亮了浦東熱土上的夜空。

兩個月前，我在二號航站樓接送了從美國回來探
親的家人，今天我又來到一號航站樓接我從廣西回來
的妻子。說好了，妻子今天從柳州白蓮空港出發，預
計晚上十一點多到達上海，我提前兩個小時在浦東空
港等候了。

妻子出生在廣西柳州的一個美麗的小山村裡，很
早就出來打工，到現在做外貿服裝算來已跨越二十個
年頭了。前段時間，我丈母娘在老家縣城哥哥家晾衣
服時不慎摔倒，造成左手臂粉碎性骨折，家裡哥姐正
好都有事忙，從老家打來了電話，妻子二話沒說，第
二天就回老家照顧我丈母娘了。一個多月的陪護，每
天二十四小時的服侍，妻子筋疲力盡但卻像一件貼身
小棉襖，讓丈母娘的心倍感暖暖的。

空港國內到達大廳，安檢人員、輔警、保安集中
精力在執勤，清潔人員時時刻刻在搞保潔，各種服務
人員堅守在自己的崗位，整個氛圍體現了國際一流空
港的水準。各色旅客和接機的男女老少都懷着不一樣
的心情，在我眼前來來往往。

我走進了空港的小商店，一眼看到了冷藏櫃裡的
「上海記憶」酸奶，那乳白色的玻璃瓶子是多麼熟悉

啊！當年和妻子相識不久，來到上海外灘看黃浦江邊
的 「東方明珠」塔，我們倆就是一人一瓶 「上海記憶
」，邊吮着酸奶，邊伏着江邊的護欄，盡情欣賞迷人
的外灘景色。我連忙買了兩瓶 「上海記憶」，心裡希
望今晚的航班能準時到達，到時遞給妻子一瓶 「上海
記憶」，讓她知道丈夫的心，像 「上海記憶」的酸奶
，純純的、酸酸甜甜的。

近日，我看了一篇文章，介紹了美國暢銷書《幸
福的人對一千件小事的不同做法》，文中總結出了人
生中最容易留下遺憾的二十六件事，這些看似平常的
小事，在不經意間就會觸動你的內心。其中第一條：
「沒時間與親人相處。忙碌壓縮了多數人跟親人團聚

的時間，等到失去才後悔莫及。從今天起，多把時間
分給真正需要你的人，為他們帶去快樂。」我深有感
觸，再忙的工作、再豐富的應酬都比不上與親人相處
時光的珍貴，家是溫暖的港灣，只有在家裡感到溫馨
，得到力量，才能養精蓄銳地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當妻子走進我的視線，我高高舉起了 「上海記憶
」酸奶瓶，妻子拿到那乳白色的玻璃瓶的一刻，我分
明看到了她欣喜激動的神色。夏夜的浦東空港，灑滿
了我們甜蜜的、濃濃的情意……

夏夜空港 繆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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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雲水」 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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